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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uniqu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he special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animals and plants creates extreme richness of
biodiversity in Australia. However, in the past 200 years, human activities have led to a growing number of alien invasive species, as well as
the deforestation and over-farming, which has made Australia one of the seven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severe biodiversity problems, rank
only second to Indonesia. In recent years,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has strengthened the protection of biodiversity, and developed a sound
legal framework and protection mechanism to avoid further deterioration. This study focused on analyzing the measures adopted by
Australia in biodiversity, such as laws and regulations, protection zone construction, market mechanism, and protection technology. With
reference to present actions taken by our country, some suggestions are summarized to promote China ′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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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动植物的特殊进化过程使其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但在过去的 200多年里，人类活动所带来

的入侵物种增多、森林砍伐和过度开垦等，使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减少最严重的 7个国家之一，仅次于印度尼西亚，位列

第二。为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澳大利亚政府近些年持续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力度，制定了完善的法律制度框架和保护机制。

本文重点从法律法规、保护区建设、市场机制以及保护技术研究等方面阐述和分析了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措施及方法，并

结合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旨在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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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的主体为指定区域内的全体植物、动

物和微生物及其所有基因和由其构成的各类生态系

统，根据层次可分为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

遗传多样性三类[1]。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动

植物的特殊进化过程使澳大利亚在生物多样性方面

独树一帜，尤其在物种层面。澳大利亚有动植物 60
万~70万种，约占全球物种的 10%，其中约 84%的植

物、80%的哺乳动物和40%的鸟类是澳大利亚所特有

的。但18世纪欧洲移民时期至今200多年时间里，澳

大利亚累计引进 130多种外来物种，其中很多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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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危害农牧业和自然环境的有害入侵物种。目前，澳

大利亚已经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减少最严重的 7个

国家之一，仅次于印度尼西亚，位列第二。因此，如何

保护好当地特有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促进农牧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是澳大利亚政府面临的最主要的环境问

题之一。

1 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概况

澳大利亚气候形态多样，地形多变，因而生物多

样性丰富，物种特有性极高。爬行动物 686种，种类

数量居世界第二位；显花植物23 000种，居世界第七；

两栖类动物 180 多种，世界排名第十；有袋动物 146
种，约占世界有袋动物种类总数量的一半以上。同

时，其特有生物种类也异常丰富。在种的水平上，澳

大利亚约 93%的爬行类、94%的两栖类、87%的哺乳

动物、45%的鸟类以及 86%的维管植物为其所特有。

除陆生生物外，澳大利亚南方温带区域的 600种鱼类

中有高达85%为澳大利亚水域所独有[2]。

近年来，澳大利亚已成为仅次于印度尼西亚的生

物多样性减少最严重的国家。据统计，在过去的 200
多年里，澳大利亚 50%的雨林、30%以上的森林和林

地遭到毁灭，至少已有27种哺乳动物、23种鸟类、4种

蛙类和 68 种维管类植物以及无数的无脊椎动物灭

绝[3]。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下列

几个方面：一是人为破坏，随着澳大利亚人口的增加，

种植业、养殖业、采矿业等迅速兴起，大量处于原始状

态的森林、湿地、草原等被开垦为耕地或养殖场，或被

作为矿山开采，栖息地的破坏导致大量物种的灭绝或

减少。二是外来物种的引进，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

移民国家，外来移民带来了大量非本土物种，有些非

本土物种演变成外来入侵物种，侵占了大量本土物种

的栖息地，甚至把本土物种作为食物来源，导致本土

物种的灭绝[4]。早在 1859年，有人从欧洲带了 12只

兔子到澳大利亚放养，结果由于当地牧草茂盛、土壤

疏松，为兔子打洞做窝、繁衍生息提供了便利条件，同

时由于没有天敌，兔子的数量在 100 年时间里达到

100多亿只，带来了植被侵蚀、土壤退化等环境问题，

对畜牧业产生了严重冲击。澳大利亚政府采取了一

些列措施控制兔子数量快速增长，甚至引进了兔子的

天敌——狐狸。起初，狐狸的引入对控制兔子数量效

果显著，但一段时间后发现狐狸更倾向于捕食有袋动

物。为避免澳洲特有的珍惜品种灭绝，澳大利亚政府

不得不采取措施控制狐狸的数量[5]。三是自然因素，

澳大利亚是一个火灾频发的国家，其原始森林中存在

大量易燃的腐木和枯枝，每年都会发生森林火灾，在

烧毁森林的同时也消灭了其中的生物。2019年，澳

大利亚发生了一场规模前所未有的火灾，持续了 4个

月之久，覆盖了 840万 hm2土地。据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统计，这次大火直接或间接造成了约 10.5亿

只动物死亡，这比之前澳大利亚生态学家估计的 5亿

只翻了一倍[6]。

面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严峻现状，澳大利亚采取

了诸多措施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尤其是在物种多样

性保护层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2 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探索与实践

2.1 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法规建设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与美

国和加拿大类似。因此，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领

域的法律法规建设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影响，但作为

英联邦国家，其在具体法律法规建设和执行方面又独

具自身特色。为了保护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澳大利

亚各级政府严格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在联邦层面

制定了《澳大利亚生态和可持续利用发展国家战略》

（Australia′ s National Strategy for Ecologically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和《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

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ustra⁃
lia′ s Biological Diversity）两个专门的战略措施，指导

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开展[7]。

在澳大利亚，联邦和州政府共同合作开展生物多

样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澳大利亚宪法规定联邦政

府对各州没有直接管辖权。因此，联邦政府在生物多

样性保护方面的主要职责是国家整体生物多样性战

略的制定，以及代表国家签署并履行生物多样性领域

国际公约。而自然资源管理范围内的立法和行政管

理职责主要由州和领地政府承担。澳大利亚各州也

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在生物

多样性资源丰富的维多利亚州，州政府根据当地实际

情况通过了《维多利亚植物和动物保护法案》（Victo⁃
ria′ s Flora and Fauna Guarantee Act），重点保护州内

特有植物和动物的生存、繁衍环境和遗传多样性，保

证人类对这些动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努力维持

它们在野生条件下的进化趋势。为保障法律执行，政

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战略性和技术性文件，包括《维多

利亚生物多样性战略》《维多利亚的生物多样性——

我们的生活财富》和《维多利亚的生物多样性——维

——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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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我们的生活财富》等[8]。

2.2 澳大利亚的环境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建设

作为最早策划设立国家公园的国家之一，澳大利

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早在 1879年就宣布设立国内第

一个国家公园——皇家国家公园。该公园是继美国

黄石国家公园之后的世界第二个国家公园。此后，各

州政府纷纷效仿，相继设立多个州级国家公园[9]。20
世纪 70年代之后，保护地的概念不断丰富，更多地向

关注生物多样性保育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

1992 年，澳大利亚制定了《生物多样性保护国家战

略》，由联邦政府与各州共同建立一个海洋保护地计

划和一个针对陆地保护地的网络——国家保护区系

统。同时，由于最有价值的自然环境资源大多位于土

著人所有的土地上，联邦政府又规划设立了土著保护

地。因此，澳大利亚保护地的体系可以分为三大类

别：国家保护区系统、国家代表性海洋保护地系统以

及土著保护地。此外，还有少部分地方政府以及私人

划设和管理的保护地。目前，澳大利亚共有各类保护

区 8 804 个，保护面积 8 953 万 hm2，占国土面积的

11.6%[10-11]（表1和表2）。

澳大利亚保护地采用了分级主管、共同治理的国

家保护区管理系统。最高管理机关是自然资源管理

部长理事会（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Ministerial
Council，NRMMC），理事会成员主要由联邦和各州的

环境与农业部长组成。2005年，《关于保护地国家战

略及行动计划》获得理事会审议通过，正式实施。同

时，部长理事会专门成立了“国家保护区系统专题组”

（National Reserve System Task Group），成员由全国相

关领域的专家和各州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关的主要负

责人组成[12]。设立的主要目的是贯彻落实国家战略

与行动计划，通过研究和分析现行保护地网络建设存

在的问题，向部长理事会提交政策和措施改进报告。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环境保护与遗产理事会（Environ⁃
ment Protection and Heritage Council，EPHC）也发挥非

常重要的作用。它主要关注保护地内涉及土著人、私

人参与的保护地以及旅游开发、气候变化应对等热点

问题，从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2.3 基于市场机制的生物多样保护管理创新

生物多样性和环境问题治理具有明显的公益性，

世界各国对于该类问题的解决一直采取由政府主导

并承担经费，通过政府发布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不

仅缺乏足够的灵活性，而且开支巨大，效率不高。澳

政府针对此问题，率先引入市场机制来充分协调各方

利益，以达成生物多样性保护之目的，其最大的特点

就是通过市场而不是政府指令来鼓励公众参与生物

州（领地）
State（Territory）

联邦政府

首都领地

新南威尔士州

昆士兰州

北领地

南澳州

塔斯马尼亚州

维多利亚州

西澳州

合计

陆地保护
Terrestrial protection

数量
Amount

6
10
634
594
78

1 590
760

2 714
1 334
7 720

面积
Area/hm2

2 212 030
129 061

6 127 971
8 619 427
4 818 869
25 251 680
2 590 444
3 746 083
27 399 534
80 895 099

占国土面积比例
Percentage of land area/%

54.73
7.65
4.98
3.58
25.66
37.87
16.46
10.84

海洋保护地
Marine protected area
数量

Amount
17

19
102
1
19
5
29
8

200

面积
Area/hm2

6 166 954

164 576
8 197 406
223 665
185 775
93 260
94 629

1 171 847
16 298 112

海洋岛屿保护地
Marine island protected area

数量
Amount

1

1

2

面积
Area/hm2

1 175

13 182

14 357

海外领地保护地
Overseas territory protected area

数量
Amount

10

10

面积
Area/hm2

11 014

11 014

表2 澳大利亚各类保护地情况统计[10-11]

Table 2 Statistics of various protected areas in Australia[10-11]

表1 澳大利亚不同所有权类型保护地情况[10-11]

Table 1 Different ownership types of protected areas
in Australia[10-11]

保护区类型
Type of

protected
area

联邦与各州

土著人

地方政府

私人

合计

数量
Quantity

6 787
21
4

1 992
8 804

总面积
Total area/
104 hm2

7 234.4
1 453.4

5.5
259.6

8 952.9

占保护地总面积
比例

Percentage of total
protected area/%

80.8
16.3
0

2.9
100.0

占国土面积
比例

Percentage of
land area/%

9.4
1.9
0

0.3
11.6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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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保护工作，其根本原则是“谁使用谁付费，谁保

护谁受益”。这种创新的管理机制在于引入生物多样

性补偿或者生物多样性库的概念[13]。所谓的生物多

样性补偿就是针对开发项目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后续

的、不可避免的伤害所采取的补偿性保护措施，这些

措施能够保证所开发区域生物多样性不会出现净损

失。另一个方面，通过建立生物多样性库，为保护区

业主和管理者采取的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良好行

为支付相关费用，表 3列出了部分针对生物多样性保

护活动的付款类型[14]。但这种补偿机制仍有其不足

之处：一是生物多样性补偿值的计算方法尚不完善；

二是生物补偿机制执行机构的运转费用来源不稳定。

2.4 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研究

从研究层次上来讲，生物多样性共包括四个层

次：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农业生态系统多样性和

景观多样性。澳大利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集中

在生态系统和物种水平上，相比之下在遗传多样性水

平上所做的努力较少。

为了保护和维持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在将

一个生态区域划分为保护区时，保护工作人员通常从

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管理入手[15]。主要措施包括退

牧还草还林、禁止放牧等，从而使保护区内的水资源

和土地逐渐恢复到原始状态。与此同时，也会开展对

保护区内所有物种的调查工作，并对有参考价值的物

种建立专门档案。另外，还会对保护区环境指标具有

指示作用的物种开展实时监测，研究其动态变化规

律，及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保护和改进措施。

在物种多样性保护研究层面，通过开展大规模的

普查，相关专家已经摸清了澳大利亚物种丰富性情

况，掌握了珍稀濒危物种清单。凡是被列入珍稀濒危

物种清单的物种，联邦和州政府会立即启动相关项

目，组织科学家进行深入调查，利用GPS（全球定位系

统）和GIS（地理信息系统）精准确定其当前分布区域

和环境特征，明确当前物种存活数量和繁殖特性，掌

握其动态变化规律，以此揭开可能导致其灭绝的原

因[16]。这些研究为政府增强保护力度、有针对性地制

定保护策略提供支撑。

3 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对我国的启示

澳大利亚开放、包容的多元文化和人民乐观、积

极的生活态度闻名于世，澳洲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与

人、人与植物、人与动物之间和谐相处、生机盎然的景

象也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17]。然而，澳大利亚虽然国

土辽阔、物产丰富，但就生物多样性保护而言，澳大利

亚仍然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缺水，澳大利亚四面环海，

淡水资源极为匮乏，不仅年降水量较低，且分布不均

匀；二是生态系统相对脆弱，澳大利亚处于相对独立

大陆，生物多样性高，特有生物资源丰富，长期相对封

闭的地理条件导致其生态环境极易受外来物种和人

类行为影响[18-19]。澳大利亚之所以在生物多样性和

环境保护领域取得显著的成效，主要归因于其对过去

失败案例的总结和长期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我国作

表3 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的付款行为类型[14]

Table 3 Types of payment behaviors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ivities[14]

付款类型Type of payment
栖息地购买

访问物种或者栖息地付款

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系统付费

可交易权利

项目 Item
购买私人用地

购买公共用地

生物勘探权

研究许可

狩猎、捕鱼或采集野生物种

生态旅游

保护地役权

保护地租赁权

保护地特许权

可交易开发权利

可交易湿地信贷

可交易生物多样性信贷

付款行为Payment behavior
私人买主或者非政府组织基于明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的的购买行为

政府基于明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的的购买行为

在指定区域收集、检测和使用生物材料的权利

在区域内收集生物样本和从事相关科研活动

狩猎、捕鱼和采集权利

进入该区域观察野生物种、宿营或旅行的权利

只能出于保护目的向业主支付使用和管理指定土地的费用，并可以在销售
土地时进行权利转让

只能出于保护目的在指定的时间内向业主支付使用和管理指定土地费用

只能出于保护目的向公共林业部门支付维护指定区域的费用，该费用与林
业伐木特许费用相当

在指定区域的某个限定范围进行开发的权利

湿地保护或恢复用来对开发者履行义务的行为做出补偿，以期在指定区域
内能够保留最小天然湿地面积

开发者可以购买用来保护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信贷，以确保能够满足生物
多样性系统的最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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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中国家，资源条件和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限

制农业发展的两个“紧箍咒”，长期掠夺式生产导致的

土地过度开发、农业面源污染加重、农业生物多样性

下降等问题日渐突出。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结合我国资源禀赋和

当前工作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3.1 加强生物多样性教育，鼓励全民参与

20世纪中期以来，澳大利亚全面开展了生物多

样性和环境保护工作，其首要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倡

导“人人保护环境，打造绿色澳大利亚”“关爱祖国”等

一系列行动，鼓励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行动。政府机关、社会团体、科研机构、私有土地业主

和个人均可以参加生物多样性保护，范围可以覆盖到

从科学研究到战略规划、从现场管理到修复计划、从

自愿行动到法定要求。目前澳大利亚环保志愿者团

体已经超过470家[20]。

与之相比，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还仅限于

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相关科研机构等范围的认识上，

还没有扩大到全民参与，甚至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系

紧密的农民和林业工人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认识还停

留在空白阶段。因此，建议我国各级政府部门、科研

机构：①加强媒体宣传，全面加强生物多样性重要性

和价值的引导工作，提高民众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

②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并通过

联合政府与学校、社区等组织使民众能亲身加入活动

中；③在现行法律框架基础上，就生物多样性保护建

立健全全民参与的法律机制，通过法律法规的建立明

确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3.2 完善法律法规建设，保证实施效果

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立法开始于 20
世纪 7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无论是其法律构架

还是具体条文覆盖范围堪称完备，相关法律法规多达

50 多部[21]，从联邦到各州、各领地均建立相应法

规[22-23]。执法方面，澳大利亚每一位公民都是法律的

遵守者和违法行为的监督者，其法律体系中包括举报

人制度，任何人都可以对违法者进行举报，尤其是在

全社会倡导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风气下，更加减少

了环境违法事件的发生[24]。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

法规体系，制定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

行动计划（2011—203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

中国行动方案》《自然保护区条例》《加强生物遗传资

源管理国家工作方案（2014—2020年）》《关于加强生

物物种资源保护和管理的通知》等系列重大规划和法

规条例。地方层面也结合自身需求制定了相应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例如，2018年云南省出台了我国

首部专门针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云

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同时，我国正在深入推

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立法工作，尝试开展自然保护地

国家立法，以更有针对性地保护自然资源。但与澳大

利亚相比，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仍处于框架建设

层面，在具体的方面，如外来物种入侵、本地资源保

护、保护区建设等仍需要制定专门或单行法律，以更

加具体地规范和指导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另外，考

虑到生物多样性的区域差异，各地区应当因地制宜，

制定适合当地的法律法规来保护生物多样性[25]。此

外，政策制定应当充分发挥普通群众的参与性，通过

广泛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建立监督举报奖励制

度，切实推动群众主动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

3.3 强化经济杠杆机制，突出调节功能

在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方面，澳大利亚政

府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新举措就是引进了基于市场的

经济调节机制。澳政府坚信优化设计的市场最能体

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和吸引广大企业主对生物多样

性的投资[26]。因此，澳政府在运用法律约束、行政强

制手段规范环境的同时，充分利用政府财政、税收、收

费和信贷等经济手段，促使广大企业主自觉减少企业

排放，保护生态环境。

我国农业生产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双重压力，已经

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在此方

面，我们不妨借鉴澳大利亚经验。比如在农业灌溉用

水和企业生产排污收费制度设计上，采用阶梯计费方

式来实施配额管理，即在限额内用水和排污的费用相

对较小，超过限额量，其单价大幅增加，以此来节约资

源和减少排放。另外，允许水权和排污权进行交易。

其操作关键在于如何根据农田需求和环境容量计算

出灌溉量和排污量，并据此定价[27]。具体到生物多样

性保护层面，《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的成果也

值得我们借鉴。讨论过程中，部分缔约国建议将生物

多样性评估和补偿方案纳入项目立项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中，明确评价项目将会带来的生物多样性损失程

度，提出补救措施，并制定相应的补偿标准。

3.4 注重创新驱动保护，发挥支撑作用

澳大利亚政府十分重视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领域的科技创新。具体表现为：①创新经费充

足。在澳大利亚生物多样性保护属于基础性研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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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经费多来自政府直接资助。在联邦科工委，农业综

合类研究经费最高，其次为环境及自然资源，占总经

费比例约 20%，生物多样性保护位于此范围内，约占

总经费 5%左右[28]。②澳大利亚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与

技术研发领域整体科研水平高。澳大利亚科研人员

充分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监测手段来监测国家

公园外来物种入侵、植被覆盖、火情等相关情况，并且

将所获得的信息与相关部门共享。

近年来，虽然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研究取得

了较大进展，也培养了一批专业人员，但与我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和未来发展的迫切需

求相比，我们的科研储备明显不足[29]。因此，迫切需

要我国政府加大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科研投入，尤其是

要注重投入的长期性和持续性，有针对性地培养一批

能够长期从事本领域研究的科研队伍。同时，加强相

关研究领域之间的协同作用，创新合作机制和方法，

鼓励中央和地方科研团队合作开展研究。在这个过

程中，政府部门应当发挥积极引导作用。在政策和资

金层面，鼓励科研团队与国际接轨，关注全球生物多

样性研究和保护动态，及时引入新的保护技术和理

念。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新政策、新模式、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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